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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与劳伦斯小说中的煤矿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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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拉和劳伦斯是两位伟大的欧洲作家，他们都对煤矿工业进行审美观照和书写，反映了当时英法

乃至欧洲的工业社会现实和人的灵魂世界。前者注重对煤矿区的自然写实，后者则倾向对煤矿区的生态批判；

前者直观再现矿工悲惨生活，后者偏向表现矿区人们的畸形心理。两人都对疾病和死亡进行隐喻表达，控诉和

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罪恶，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自然人性的关怀。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就像镜子一样，折射

出煤矿区丰富、复杂而沉重的社会现实，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客观地理解

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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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都以文学的形式
表达对工业文明的关注和沉思，从不同侧面和不同
层次叙述现代工业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冲

突，以及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取向。在众多
杰出的作家中，法国作家左拉和英国作家劳伦斯堪
称代表，他们对煤矿工业的审美观照和书写，反映了
当时英法乃至欧洲的工业社会现实及人的灵魂世

界。《萌芽》、《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恋爱中的女人》等小说都对煤矿区、矿工阶层生活
状况以及社会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叙述和表

达，这些小说极富有行业特征和时代文化内涵。然
而，由于左拉和劳伦斯创作风格的不同。前者擅长
自然主义的写法，后者倾向于批判现实的手法，因
此，在对煤矿区和矿工的书写上，展现出了各自独特
的审美风格，这造成了他们对煤矿工业文明的不同
审视和理解，进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煤
矿世界。今天，读解他们的作品能够帮助人们重新
回到当时西方社会的场域，透过他们所再现、塑造和
想象的世界，可以揭示西方工业社会和文化的某些
症候，对于考察和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
工业题材文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矿区的自然写实和生态批判

煤炭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能源动力，大量煤

矿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它们带给了人类大
量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因煤
而生的煤矿产业工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被
奴役的生活，无法获得劳动的尊严。左拉通过细致
入微的描写试图让人们看清楚１９世纪末西方原生
态的矿区环境，而劳伦斯则是通过煤矿区和自然环
境的对比来表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忧思。

在左拉的《萌芽》中，矿区这个到处压迫人的空
间形象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强烈直观
的感受。“这个矿井蜷缩在洼地的深处，和那些低
矮的建筑物汇成一片，其中有座高耸的烟囱突兀出
来活像一只吓人的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更像
是一头贪得无厌的猛兽，伏在那里随时等着吃
人”［１］３，“排气管不停地呼呼作响，就像是一头堵住

了嗓子眼的怪兽在喘息”，“气泵依然在喘着那种长
长的粗气，这仿佛是永远吃不够的妖魔在呼
唤”［１］８。从这里看出，左拉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和

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将矿区机械化生产的工具比作
给人以压迫感的“猛兽”、“怪兽”、“妖魔”。这不仅
仅能够表现出矿区环境的恶劣，矿井内部设施的不
完善，器械的陈旧、原始，而且这修辞的背后“包含
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感知，而这些都具体化为
外观，形成个体化的世界”［２］２２，让矿区生活的原始



情感呈现出来，强烈地渲染了矿井中恐怖、神秘的
气氛，进一步说，通过对这些器械“吃人”的叙述，让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这些“妖魔”对人的
压迫和残害，从而表现出左拉对资产阶级的仇视和
对工人阶级的同情。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左拉试图细致

地描绘现实，给人以一种实录生活的印象。因此，
在创作《萌芽》这部作品之前，左拉展开了丰富而艰
难的调查。他不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亲自深
入到矿区，与矿工们一起生活、工作，并且将自己亲
历过的感受记录下来，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所
以，在左拉的作品中，对矿区和矿井的描绘显得相
当自然写实和生动形象，一些细节描写给读者带来
不寒而栗之感。左拉这样描写主人公艾迪安第一
次下井时的情形：

突然，罐笼动了，是他的身子晃动了一下，
不一会儿一切都变得黑糊糊的，周围的东西好
像在向天上飞驰，这种下坠让他感到头晕目
眩，似乎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似的。罐笼在井
上，在盘旋而过的井楼中经过两层收煤处的时
候，他就有这种感觉。不一会，他到达漆黑的
矿井后，依然有点神志不清，就再没有这种清
晰的感觉了。……大家又继续往前走，走了一
会儿，来到一个三岔口，又看见两条新的巷道。
工人们在这里再次分散，大家逐渐分别前往煤
矿的各个掌子面。这里的巷道装有木头框架，
一些橡木立柱支撑着巷道的顶，这些立柱俨然
是为了防止岩石的坍塌，从框架向后看去，可
以看到一层层的页岩，还有闪闪发光的云母，
以及大量凹凸不平、灰暗的砂岩［１］２２。
显然，左拉用写实的手法描述了艾迪安、马厄

一行人是怎样从井口乘坐罐笼下到井底五百五十

四米的罐笼大厅，再步行大约两公里到达马厄负责
的掌子面———纪尧姆矿脉。作为沟通地面与矿井
底部的工具，罐笼的安全性是保障矿工生命安全的
重要因素。然而，左拉在此处将罐笼描写成为一个
“夜间的怪兽”，虽然罐笼上面装有安全伞，还有一
些铁质的挂钩，一旦连接罐笼的钢索断了它们就会
伸进控制器。但是，罐笼周围却没有任何安全措
施，只安装着几块条形铁皮和一张小孔铁丝网。在
下坠过程中，罐笼还会受到水线中渗出的水的侵
袭，使里面的矿工被淋成落汤鸡。此处写到的矿井
坑道存在着的安全隐患也为小说最后苏瓦林破坏

防水设备，矿工们惨死井下的结局做了铺垫。
另外，小说中有许多文献资料式的描述，如数

字，给读者以一种严谨而精确的印象。作者用诸如
“五百五十四米”、“直径四米”、“五十厘米”、“３５
度”等数字，使得关于罐笼和井下恶劣环境的描写
更加清晰明了，读者对此的认知也变得更清楚直
观。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是难以将细
节描绘得如此真实和自然，这也体现出自然主义创
作手法的魅力。
然而，劳伦斯却不同，他的作品中关于矿区的

描写并不密集，甚至把它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空间
存在，但是正是这个象征工业文明的空间场域，却
从不同层面显现出劳伦斯对矿区环境和对整个工

业文明社会的审美感受。在他的笔下，矿区并不仅
仅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而且是具有丑恶之美的
另一个世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开头就写
到康妮来到勒格贝老家附近煤矿的情形，“她用年
轻的忍耐精神，把这无灵魂、丑恶的煤铁区的米德
兰游览了一遍，便撇开不顾了。那是令人难信的可
怕的环境”［３］１２。同样在《恋爱中的女人》第一章中
对女主人公戈珍和厄秀拉所居住的贝多弗矿区进

行了非常详细的描写：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黑魆魆、肮脏不堪的田

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谷地，谷地对
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的一片黢
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白烟柱黑烟柱拔
地而起，像在黑沉沉的天空上变魔术［４］６。
在短短的一段话中，与“黑”相关的词就出现了

５次，由此可见，劳伦斯与左拉相同，对矿区环境最
直接最重要的感受就是“黑”，这不仅仅源于煤炭本
身的颜色，更因为黑色这种偏消极的色彩会给人一
种厚重的、恐怖的、死亡的、严肃的感觉。的确，劳
伦斯认为被工业文明侵占了的矿区是一个黑暗、粗
鄙、生态恶化的世界，他也曾在自己的散文随笔《诺
丁汉矿乡杂记》中多次用“丑恶”一词来形容矿区和
矿工生活。但是，劳伦斯却不是完全厌恶这里。
《恋爱中的女人》写道：

姑娘们下到矿区街上，街两边的房屋铺着
石板瓦顶，墙是用黑砖砌的。浓重的金色夕阳
辉映着矿区，丑恶的矿区上涂抹着一层美丽的
夕阳，很令人陶醉。洒满黑煤灰的路上，阳光
显得越发温暖、凝重，给这乌七八糟、肮脏不堪
的矿区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里有一种丑恶的美。”戈珍很显然被这
景色迷住了，又为这肮脏感到痛苦。“你是否
觉得这景色很迷人？它雄浑，火热。我可以感
觉出来这一点。这真令我吃惊。”［４］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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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描写，劳伦斯让人们看到，这脏乱
的矿区街道也有美的一面。它的雄浑，它的火热，

正是自然人性的特点。在发现煤矿区黑暗肮脏背
后蕴藏着美的同时，劳伦斯从更深层的美学理念考
虑，把煤矿区作为一个审美参照物，采用理想与现
实相对比的方式，以想象的姿态在这片黑暗的矿区
旁边设置另一片美的天地，构建一种与黑暗的矿区
完全不同却符合人性自然的生态世界。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山，进入了山后宁
静的乡村，朝威利格林学校走去。田野上仍然
笼罩着一层浅浅的黑煤灰，林木覆盖的山丘也
是这样，看上去似乎泛着黑色的光芒。这是春
天，春寒料峭，但尚有几许阳光。篱笆下冒出
些黄色的地黄花儿来，威利格林村舍的园子
里，一丛丛的黑豆果已经长出了叶子，伏种在
石墙上 的香雪球，灰 叶 中 已 经 绽 出 些 小

白花［４］７。

劳伦斯笔下的矿区是黑暗的，令人感到压抑
的，这种黑色蕴含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反
思，对自然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向往。正如林语堂在
评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所说：“劳伦斯此书是
骂英人，骂工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
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

活。”［５］３的确，劳伦斯往往把煤矿区作为一个否定

性的空间存在，通过对宁静淳朴的自然和纯净闲适
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勾画出一幅与矿区形成鲜明对
比的自然田园图景，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
爱以及对复归自然人性的推崇。在《白孔雀》和《儿
子与情人》等作品中，劳伦斯把矿区当做大自然的
对立面，展现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对立，同时以诗意
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左拉对矿区的
细致描写和修辞渲染，试图激起煤矿产业工人的对
抗性意识。黑暗和吃人的矿区是工人阶级要砸碎
的世界，这昭示着工人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事业
的历史使命，因此，左拉笔下的煤矿是一个汇集阶
级使命、呼唤民众、指引革命的空间。而劳伦斯深
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对人心灵的摧残以及所造成的

违背自然人性发展的困境，让人们看到他对工业文
明的生态性思考和指引人们如何走出精神困境的

出路，即对原始自然的崇尚。因此，他的作品没有
过多地凸现和强调浓重的阶级对立观念，而是充分
展现工业文明与人、自然的冲突和对立，以及人性
和自然的复归，以此来拯救现代人的精神迷失。

二、矿工的物质匮乏
与矿区人的心理畸形

　　由于个人经历和创作角度的差异，左拉对矿工
生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工业文明对其身体的损害，
再现物质匮乏的矿工生活。他善于运用对比的手
法，将贫苦的矿工生活与奢侈的资本家的生活作对
比，从而将矿工生活的悲惨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而劳伦斯则更注重工业文明对矿工心理方面的摧

残，因此对主人公畸形心理的成功描绘是其小说的
闪光点。
马厄是《萌芽》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矿工的代表。像马厄一样
的矿工，用微薄的工资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唯
有等儿女们长大之后继续到煤矿工作，才能减轻家
里的负担。由于贫困，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文明意识
和道德观念。马厄一大家子睡在紧挨着的四张床
上，平时脱衣服、穿衣服、大小便、洗澡都互不避讳。
女性在给孩子喂奶时也丝毫不会顾及身边是否有

男性。矿工的性生活非常开放，尚未成年的马厄之
子查夏里就已经与情人菲勒梅有了孩子，就连年幼
的让兰也学着做那些“隔壁或者通过门缝听到和看
见的事情”。这样一来，矿工们的孩子越来越多，孩
子一多就更加重了家庭的贫困，成为一个恶性
循环。
与矿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坐享其成的煤

矿资本家。克雷古瓦是蒙尔苏煤矿的股东，他平时
不需要工作，一年就有四万法郎的收入。马厄一家
十口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但仅有一女的克
雷古瓦夫妇却与佣人一起住在奢华宽敞的彼奥莱

纳庄园。马厄的儿女们生活在完全没有屏障的屋
子里，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而克雷古瓦的女儿
塞尔西的闺房却布置得相当阔气，《萌芽》写道：

里面张挂着蓝色的绸帷幔，白底蓝格的家
具油光锃亮，父母很溺爱她，尽量满足她。依
稀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中射了进来，光线不明
亮，在洁白的床上，年轻的姑娘将半边脸枕在
赤裸的胳膊上，睡得正香。
她（塞尔西）的肌肤相当好，又嫩又白像牛

奶一般，栗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上“栽”了个
任性的小鼻子，陷在两颊中间。被子已经滑
落，她均匀地呼吸着，以致她那已经变得沉甸
甸的胸脯都看不出在上下起伏［１］５２。
相反，再看左拉对矿工马厄１５岁的女儿凯特

琳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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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凯特琳挣扎着起床，她伸了个懒腰，
又用双手拢了拢额前和项背上乱蓬蓬的红棕

色头发。十五岁的她身体显得很瘦弱，从紧裹
着身子的内衣中伸出的，是那像被煤刺过花纹
似的发青的双脚和细细的胳膊。她胳膊的颜
色是乳白色的，和她那苍白的脸完全不同，因
为经常使用劣质肥皂洗脸，她的脸色已经损害
了。她打最后一个哈欠的时候稍稍张大了点
嘴巴，露出两排漂亮的嵌在患萎黄病的苍白的
牙龈间的牙齿，她那双战胜瞌睡后的灰色眼睛
在流着泪水，神情疲惫痛苦而劳累，累得她那
赤裸着的肌肤仿佛全都是浮肿的［１］１０。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们看清楚矿工生活与资

本家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煤矿工人真实而悲惨的
生活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劳伦斯的小说直接描
写矿工生活的内容并不多，并不像左拉一样从不同
生活角度来展现矿工悲惨的生活状态。但是，劳伦
斯善于对矿区家庭成员畸形心理进行描写。《儿子
与情人》可以说是劳伦斯的一部自传性作品。整个
家庭故事是在矿区里展开的。主人公保罗的父亲
莫瑞尔是一位矿工，由于长期井下沉重的劳作和不
断经历井下事故，让他变得脾气暴躁，酗酒成瘾。
母亲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程度较高、对生
活有追求的富家女。两个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人
的结合造就了不和谐的婚姻，夫妻之间经常发生矛
盾冲突。这种特殊的矿工家庭最终导致儿子保罗
的畸形心理。保罗的母亲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而父
亲却被排斥在外，没有任何地位。由于母亲莫瑞尔
太太对丈夫彻底绝望，她把所有的感情寄托在保罗
身上，致使母子之间产生异乎寻常的感情，在“恋母
情结”的支配下，保罗个人的爱情与婚姻受到了强
烈的影响。他在与初恋女友米丽亚姆的交往中，处
处受到母亲的影响和牵制。他在与其他女性的交
往过程中也难以摆脱母亲的影子，因此他不能在精
神上依赖米丽亚姆，却在肉体上占有她。此外，莫
瑞尔太太对保罗过度的占有欲使得她排斥保罗真

正爱的女性。对于克莱拉，她与保罗仅仅是肉体上
的关系，而无精神之爱，因此莫瑞尔太太可以与她
和平相处，一起在背后辱骂米丽亚姆。但米丽亚姆
与保罗是真心相爱的，他们的感情不是建立在肉体
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莫瑞尔太太百般阻挠，
对米丽亚姆痛恨至极。这样畸形的母子关系造成
了保罗心理的扭曲。“他喜欢跟她一起走过田野，
到村里去，到海边去。她害怕过那些木桥，他笑她
像个小孩儿。总之，他和她形影不离，好像他是她

的男人一样。”［６］１８９小说中多处写到保罗对母亲独
一无二的爱，在他的意识里，母亲就是全部。他甚
至将自己的父亲看作是情敌，在父亲受伤时不闻不
问，当父亲殴打母亲时，在心里祈祷他被砸死在
井下。
然而，劳伦斯的高明之处并不仅限于此，保罗

的畸形心理并不仅仅是“恋母情结”，还有他在恋母
基础上的残暴本性和变态性格，这是一种长期处于
压抑状态下的反抗和爆发。按照常理，保罗深深地
爱着自己的母亲，他可以为她做任何事情，付出一
切，他是不会做出伤害母亲的事情的。然而，在莫
瑞尔太太生命垂危之时，他却亲手了结了母亲的生
命。身患癌症的莫瑞尔太太受着病痛的折磨，保罗
却将母亲止痛用的吗啡全部拿出来，将药片碾成粉
末。当安妮问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竟然说要将它
们全部放到母亲喝的牛奶里，二人还像“在策划什
么阴谋的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当母亲发现牛奶
异常的时候，保罗也丝毫没有悔改之心，而是骗母
亲说这是一种新药。最终，服用过量吗啡的莫瑞尔
太太病情急转直下，于第二天上午死去。口口声声
说深爱着母亲的保罗最后亲手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母亲去世后，保罗竟然可
以若无其事地擦靴子、打牌，这与之前保罗强烈的
恋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将保罗的变态心
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除了塑造具有非理性、畸形心理特征的矿工家

庭形象外，劳伦斯还刻画了一系列有偏激行为、畸
形心理的富人形象。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赫麦
妮和杰拉德。赫麦妮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她
的外表光鲜亮丽、安富尊荣、自信傲慢，但内心却
“有一个可怕的空白，缺乏生命的底蕴”，只有当伯
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而在
其它时间里，她都会感到自己就像建在沙子上的房
屋一样摇摇欲坠。她敌视一切与伯金亲近的女人，
看起来很爱他，却常常与伯金对着干，甚至想要杀
死他。当她兴奋地用青金石砸烂伯金头的时候，她
感到“情欲的狂喜与美妙的快感”。而杰拉德同样
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他从父亲那里接管煤矿
后激动不已，把煤矿作为他实现权力意识的工具。
他要用最高效率采最多煤，把煤控制在自己的意识
之下。小说第九章“煤灰”中，写杰拉德在火车的岔
道口制服烈马，他让马朝向轰隆的运煤火车，面带
微笑地驾驭惊恐着、嘶叫着、前后蹄飞扬着、身体不
停地打转的枣红色马，充分表现出他残忍的权力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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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左拉擅长把矿工底层的生活场景再现出
来，让人们看清楚当时法国矿工真实的生活状态，
从而造成一种凄惨和悲剧的审美气息，让人产生怜
悯、同情之感和对资产阶级的痛恨之情。而劳伦斯
则是通过揭秘矿工家庭成员的畸形心理和富人变

态的权力欲望，探索人的无意识心理和原始的欲望
本能，从而反思传统文化和批判工业理性主义、资
本主义工业文明。

三、疾病与死亡的审美意义

煤矿从发展之初就是一个高危、高污产业，疾
病和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矿区的人们。不可
避免，矿工的疾病和死亡也是左拉和劳伦斯煤矿书
写的对象。左拉笔下的疾病描写表现为各种职业
病对矿工身体的折磨。《萌芽》第四部第七章中写
道：“艾迪安研究过矿工的职业病，他把它们一一列
举出来：贫血、淋巴腺结核、矽肺、窒息性哮喘和会
引起瘫痪的关节炎，详细至极，令人吃惊。”［１］２０２疾
病似乎伴随着所有的矿工，马厄一家人都患有贫血
症，马厄老婆和孩子们患有遗传性淋巴腺结核，善
终患有风湿病，马厄患有气喘病和关节炎。这些仅
仅是矿工职业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一生都将伴随
着这些职业病，甚至最终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
小说中职业病最突出、最严重的矿工代表是善

终老人。他由于自幼在矿井工作，肺部吸入了大量
的煤灰，即使不再下井也还是不断地咳出“黑痰”。
“是煤……在我身体里有的是煤呢，够我烧到临终
了。不过我已经有五年没到井下了，看来这东西我
还有不少存货，这事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嘿！那
就让它放着吧！”［１］６善终老人的黑痰几乎伴随着整
部小说情节的发展。自他的祖父开始，他们全家人
就为蒙尔苏煤矿公司工作，他的父亲、两个叔叔和
三个哥哥全都葬身井下，他自己也落下一身疾病。
即使在小说结尾，矿工罢工失败，他的儿子马厄牺
牲之后，已经没有意识的善终老人仍旧无法摆脱
“黑痰”的折磨。
然而当这些患有严重职业病的可怜矿工向矿

区的医生求助时，那些医生却总是喊着“别烦我
了”，就匆匆离开，从未真正认真地为矿工们看过一
次病。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资本家，他们养尊处
优，身体健康壮实，一旦有病就会有专门的私人医
生贴身为其诊治。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完全对立的生存状态，更加凸显出左拉想要表达的
思想：“可怜的穷人们被当做草料扔进粉碎机里，像
牲畜一样被圈在矿工村里，各大公司给他们规定了

奴隶般的劳役，把他们的血一点一点吸干，还扬言
说把劳动者全都网罗过来，让百万只胳膊给一千个
懒汉创造财富。”［１］２０２这表现出他对工人阶级的深
切同情，对资产阶级的无比痛恨，以及希望工人阶
级能够联合起来积极反抗的愿望。
与左拉相似，劳伦斯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

“肺结核体质”。这类病症与矿区恶劣的自然环境
以及“烟囱”城市的环境污染息息相关。在《儿子与
情人》中保罗的哥哥威廉就是死于肺病，随后保罗
也得了一场严重到足以致命的肺炎。学界猜测，劳
伦斯本人也患有肺结核，与其作品中的人物相似，
劳伦斯的身体常常受到肺病的影响和威胁，表现为
“情绪容易失控、暴怒，在与两性关系的另一方发生
剧烈冲突之后，又会很快恢复平静。”［７］３０这类疾病
产生于工业文明覆盖下的现代社会。可怕的疾病
不仅仅摧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身体，更成为一
种潜伏在人们心中的对生命的惶恐和对死亡的

畏惧。
比疾病更残忍的死亡，让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

折射出更深层的审美意义。“死亡促使人沉思，为
他的一切思考提供了一个原生点，这就有了哲学。
死亡促使人超越生命的边界，臻求趋向无限的精神
价值，这就有了伦理学。当人揭开了死亡的奥秘，
洞烛了它的幽微，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理想便平
添了一种崇高的美，这也就有了死亡的审美意
义。”［８］４在小说中，死亡并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
结，预示着一种神秘力量的完结和崩塌，它还昭示
着一种生命的新生。马厄是左拉《萌芽》中觉醒矿
工的代表，而杰拉德是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中利
欲熏心的资本家代表。他们的死亡直接与煤矿生
活有关，前者与煤矿内的阶级斗争有关，后者与工
业文明的异化相联。因而他们的死亡在各自小说
中都有着特殊的美学意义。马厄是《萌芽》中的主
人公之一，艾迪安正是通过与马厄一家的交往才逐
渐接触矿工、矿井，可以说，马厄一家的命运是贯穿
整部小说的主线。左拉通过对马厄这个人物的描
写，展现了在工业文明重压下的煤矿工人从愚昧无
知、一味顺从到逐渐觉悟、开始反抗的过程。马厄
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他的身上却承担着一个九
口之家的沉重负担。他是一个勤劳正直的人，然
而，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逼得这样一个老实的
工人也无法忍受了。他在艾迪安的启发和引导下
开始觉醒，开始想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
运，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现状。在罢工过程中，马厄
始终与艾迪安并肩作战、积极抗争：在罢工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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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作为工人代表同资本家谈判；当罢工的群
众与警察对峙的时候，他奋不顾身，“解开上衣，扒
开衬衫，露出毛茸茸的、满是煤痕的胸膛”，“对着刺
刀冲过去”，最后壮烈牺牲在资本家雇来的警察的
枪口之下。此时的马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工人，这个人物的身上体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底
层劳动人民从不觉悟到觉悟、从一味顺从到积极抗
争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整个无产阶级
的成长历程。然而，这样一个开始觉醒的工人却死
了，他的死亡与罢工的失败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方
面，他的死表明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
醒，开始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为了改善自己的命
运和生活、为了打破现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状态而斗
争，斗争中他们英勇无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另一方面，马厄最终还是死了，这是一个悲剧
的结局。他的死亡预示着艾迪安领导下的工人罢
工的失败。究其原因有四，其一是艾迪安个人日益
膨胀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领导；其二是工人阶级力
量的弱小与资产阶级的强力镇压；其三是缺乏正确
的领导思想与物质方面的支持；其四是工人阶级内
部不团结，导致罢工的工人受到了内外双重夹击。
正是这四个原因导致了罢工的失败，同时也导致马
厄的死亡。虽然罢工失败和马厄死亡容易给读者
带来阅读的阻碍，但是矿工的死并不是无价值的牺
牲，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萌芽，它告诉人们这不是结
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开始。小说的结尾给读者
以希望的曙光，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
生机出现。
杰拉德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他是一个极具管理头脑的煤矿工业巨子。在他接
替父亲的职位掌管了煤矿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煤矿
运转困难的症结所在：是因为他父亲过于念旧，从
而把煤矿办成了“慈善机构”。于是，他立志要改变
这种情况，要抛弃“民主、平等”的思想，于是他大张
旗鼓地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在各方面压缩开支，把
原本免费送给寡妇的煤收费，还建立了发电厂，引
进了新的机器，使矿工们沦为单纯的生产工具。
杰拉德冷血无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

者。他痛恨矿工，甚至从小渴望枪杀矿工。他对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没有丝毫同情心。但是，他确
实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在他的改革下，企业的管
理变得正规化、程序化，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
当矿工完全沦为机械的附庸的时候，资本对人的异
化已经扩展到它的主人身上，杰拉德也变成了一个
精神空虚、缺乏生命气息、感情枯竭的人。他声称

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生产东西”。能
够使他感到幸福的就只有毒品的麻醉、伯金的安慰
和对女人的陶醉。杰拉德身上令人窒息的死亡气
息最终使得戈珍离他而去，他也在被抛弃之后变得
精神错乱，死在了冰天雪地的山谷中。因此，杰拉
德的死亡一方面在批判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工
业文明的顽疾不仅仅影响到矿工，还侵扰着处在社
会上层的资本家，这充分表现出被工业文明侵袭的
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突
出作者创作的主要思想；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代
表杰拉德最终魂归冰冷宁静的雪山，这象征着工业
文明的消逝以及原始的、纯净的大自然的复归，流
露出劳伦斯个人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态度和对大自

然的崇尚之情。
左拉和劳伦斯小说中对疾病的隐喻表达，意味

着对工业文明的控诉和对西方现代社会冲突根源

的探索，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恶果昭
然若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层级两端的两个人物
马厄和杰拉德，在小说结尾都走向“死亡”，这样的
设置表现出左拉与劳伦斯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
已经觉醒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将用自己的反抗来推

翻现有的不平等的和扭曲人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统
治下的工业社会必然走向衰落和灭亡，合乎人性的
理想社会必然会建立。虽然这是作家的美好想象，
但也充分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自然人性的关怀
和为人类寻找新生之路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四、结语

煤矿为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灵感和写作资源。左拉主要从煤矿细微的外观
形式，着眼于自然的写实，让本来幽暗、阴森、凝固
的煤矿涌动着斗争、冲突、反抗和革命的生命力，同
时通过修辞艺术来渲染和集聚政治意识形态，完成
对煤矿产业工人悲惨生活的确认和表达，彰显出煤
矿世界中充满挣扎和反抗的苦难之美，具有沉重的
历史感和使命感。而劳伦斯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视
角，一方面展示煤矿世界丑恶；另一面将丑恶和异
化的煤矿作为审美参照物，利用强烈的反衬来折射
工业文明的痼疾，从更深层和更隐秘的心理层面来
窥视和显现被现代工业文明压抑下的人的原始欲

望和自然人性，以此唤醒沉睡的生命，建构更加生
态自然的世界。左拉和劳伦斯的小说就像镜子一
样，折射出煤矿区丰富、复杂而沉重的社会现实，为
我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
为我们客观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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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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